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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寢室，依循記憶中的擺放配置，阿米找到深處的床榻。床上那人正熟睡，不見奇形怪

狀的姿勢，而是與嚴肅性格相同的平躺。 

阿米並未放輕腳步，反倒踏著急促的步伐來到他身邊。午後的陽光散發慵懶的氣息，在

全然寂靜時聽見他平穩的呼吸聲。她戳了戳睡著的季廣寒，果不其然毫無反應。 

這人前些日子總算自邊疆返回，不曉得任務出什麼差錯，武功高強的他竟然受了些許內

傷。即便不會造成什麼大礙，可季廣寒回來連找她都沒找，便一頭栽在夢鄉。 

不甘心的阿米索性坐在床沿，抱著報復的心情握住季廣寒的手臂亂揮。她何嘗不想時時

刻刻待在他身旁，偏偏遭到任務委託人的拒絕。直腸子的季廣寒順著他人的指示，再三勸她

別跟著。 

阿米哼了一聲，這點惡作劇不足以宣洩心頭恨，她拿出笛子壓在季廣寒的鼻子，讓他變

得像是裝可愛的小豬。 

作為受人畏懼的五毒教派，她不信這趟出去，季廣寒仍是傷著回來。 

「我絕不放過弄傷你的人！」聲音宏亮到外頭也能聽清楚，阿米跨出左腳，不客氣地坐在

季廣寒的腹部。雙手環抱胸前，凶狠地注視令她擔憂的傢伙。 

這麼大的舉止與干擾，季廣寒僅僅雙手一晃、促起眉頭，又沒了動靜。不滿的情緒主導阿

米，眼神犀利得彷如靈蛇。她一鼓作氣將身子往後挪，掀開厚重的床褥，俐落地把季廣寒的褲

頭向下拉。 

「讓你嘗嘗我的厲害。」 

兩人本是情緣關係，該見的早見過、不該看的也看光了。對於與主人一同沉睡的小廣寒，

阿米不覺反感，乾脆趴在季廣寒的腿部。她扶著柱體成易入口的方向，不厭其煩地運用靈活的

舌頭與溫暖的嘴唇給予刺激。 

吸吮的聲音格外明顯，季廣寒的味道充斥口鼻。她偶爾變換節奏，時而舔拭時而放進嘴

裡。見著陰莖逐漸起立，阿米嘿嘿一笑，把礙事的長髮往後撥攏，藉由口水的潤滑上下套弄。 

愈玩愈起勁的阿米也慾火中燒，自穴口流出的汁液沾濕內褲。她輕彈完美的成果，心滿

意足地擦拭嘴邊的口水。 

不過……小老弟都起床了，本人怎麼看起來像是被噩夢糾纏般痛苦？ 



阿米抬起一邊眉毛，季廣寒要是沒親眼看見她的功夫，這些努力可就沒意思了。阿米又

拿出笛子，向季廣寒施下迷情蠱。 

「呼。」儘管耗費法力，整個人卻神清氣爽。阿米刻意張開雙腿，將陰部貼在直挺挺的陰莖

，期待對方的反應。 

力道不淺的法術很快起作用，季廣寒迷迷糊糊地睜開雙眼，潮紅的臉頰透露上漲的情慾

，啞著嗓子淡然吐出兩字：「阿米。」 

「沒有其他想說的嗎？」阿米稍稍挺著腰部，提醒季廣寒誠實的下半身。 

「……會不會太浪費了些？」季廣寒深呼吸，熟知身體狀況的他明白這不是受傷的症狀，

而是來自心上人的法術。 

「人家喜歡就用嘛！」阿米嘟著嘴巴，站起身子。 

季廣寒困惑地抬眼，阿米的一舉一動緊緊勾著他，無法宣洩的慾念令他加快呼吸。 

阿米壞心地勾起嘴角，在他面前慢條斯理地解掉衣物。先是把外層裝飾卸下，留著內搭

衣與裙裝。她故意瞥向季廣寒，看見他不自在地吞著口水，目不轉睛地盯著自己。阿米的笑意

更深，放慢動作脫下內褲，一條銀絲成了前往私密處的橋樑。 

「喜歡嗎？」阿米將裙子往上拉，最隱密的地方一覽無遺。躺平的季廣寒吐了長長的氣，

他甚至覺得那條縫隙在向他發出邀請。 

季廣寒艱澀地張嘴，諸多情緒相互衝撞，最終化作一陣煙消失。阿米抓著他的手觸碰熾

熱的內裡，像是引導又如挑逗。長年的練功導致手掌處處是過去的痕跡，粗糙又冰冷的手指撥

開花瓣，長繭的指腹撫上敏感的陰蒂。 

「很舒服──」不堪體力的消耗，阿米兩腿一軟坐在季廣寒的腿部。 

額前的瀏海遮擋住視線，阿米梳了梳滑順的髮絲，又操控季廣寒的手放入自己的嘴巴。

她把沾染到的液體舔乾淨，抬起眼睛觀察對方。紫色眼睛裝載誘惑與情愛，一步步勾引他走入

甜美的陷阱。 

季廣寒的臉頰又緋紅一層，阿米得意地親吻他的手，吐出的氣息全被大一號的手掌接住

，像是用芒草撓癢著他。 

「為什麼……要這樣？」平時五根清淨，季廣寒鮮少有性需求，一度被阿米嫌棄不如拐個

彎去隔壁的少林；而今被迷情蠱強制啟動，久未體驗的情感不停在腦內叫囂。 



「太無趣了。」阿米撇嘴，隨意塘塞個平時會嚷嚷的緣由。現下的她起情慾，只想要繼續向

他索取。 

矮小的阿米在精壯的季廣寒身上輕易移動，她趴倒在季廣寒的胸膛，用胸前兩粒相互磨

蹭，而同樣難耐的私處抵著昂揚的陰莖。阿米輕舔季廣寒的耳朵，他下意識地哆嗦起來。阿米

的舌頭未停歇，在對方的敏感帶上大肆縱火。 

弄得正專注，阿米感到脖子一熱，猝不及防地發出嬌滴滴的呻吟。定睛看才知季廣寒以

反擊的姿態啃咬她，臉倏地漲紅。 

季廣寒的吸吐特別清晰，潛藏深層的毀滅與愛憐。阿米的頭微微一縮，怕癢的她禁不住

觸碰。她望向黑色瞳孔，與季廣寒的淺笑對上眼。羞赧化為欣喜，阿米給予獎賞般在臉頰啄一

口，「廣寒，你可終於開竅了！」 

季廣寒默默地接納稱讚，他撐起上半身，將阿米鎖在懷裡不讓逃跑。 

阿米笑了笑，視線停留在他迷人的梨渦，仰頭才見到完整的笑容。心臟跳得比方才再快

些，阿米的額頭被落下一吻。內心的玩笑話來不及說出口，季廣寒輕鬆地抬起她。 

季廣寒壓低聲音在耳邊道：「當心點。」手上的事沒止住，他將陰莖對準氾濫的穴口。 

阿米還未做好心理準備，硬物挺入的感受衝擊大腦。夾雜痛覺的快感令她近乎失神，阿

米不得不閉起眼睛、夾緊雙腿才免於昏厥。 

「放輕鬆。」季廣寒緊張地出聲，看著努力適應的她，憂心地透過親吻緩解疼痛。 

「這點兒小事才難不倒我呢。」阿米深呼吸，耗費些許精力讓身體習慣龐大的外物，「我還

要！」說著又馬上動起來，她貪婪地站穩兩腳，自行上下搖動。 

眼前這女孩像極討糖吃的孩子，季廣寒勉強壓制成為猛獸的衝動。狹窄的陰道帶來無限

的愉悅，季廣寒終是難以控制地發出低低的叫喊。 

阿米抬起頭，每次的抽插都是快感的疊加，她不得不發出聲音抵擋滅頂般的酥麻。面對

臨門一腳的爽快，又抓著季廣寒的手暗示，「廣寒，幫幫我。」 

得令的季廣寒將右手固定在阿米的腿根，拇指按壓腫脹的陰蒂。阿米的驚呼裹上甜膩的

蜂蜜，屁股一歪坐倒在床鋪。阿米尚未饜足地蹭了蹭他，雙手握住精神飽滿的小兄弟。 

「不夠……把你的全部都給我……」 



阿米的請求化作鑰匙，轉開季廣寒緊鎖的開關。季廣寒一手護著阿米的背部，另一手撐

起身體讓她躺好。阿米整身覆於季廣寒的陰影，她笑嘻嘻地環抱他的頸部，調皮地咬了季廣寒

的嘴唇。 

咬痕滲出血絲，季廣寒伸出舌頭舔掉血液，再次將陰莖放入阿米的體內，「都給你。」 

這一次溫柔得令阿米歡喜，卻也格外地心癢焦急。阿米感受到逐步被填滿，對著季廣寒

的嘴巴又吸又親。 

水聲與碰撞聲此起彼落，阿米欣賞起季廣寒認真的臉龐，平時冷漠的樣貌增添一絲狂野

，完全不害臊地沉浸在佔有慾之中。 

這麼好的人屬於她，只能屬於她一人。 

阿米意亂情迷地想要觸碰陰蒂獲取快感，季廣寒卻眼明手快地阻擋她。 

「不可。」 

「哈啊……為、為何？」 

季廣寒將著急的阿米納入眼底，噙著笑意慢下動作。他捏著阿米的下巴，「你有事瞞著

我。」 

「欸？」阿米眨了眨眼，沒料到季廣寒打斷正好的時刻。 

「說吧，什麼事讓你如此不開心？」季廣寒收斂微笑，在阿米來不及反應之際往前狠狠一

插，引來她訝異的叫聲。 

不曉得是跟阿米待久學會使壞，還是迷情蠱意外挑起季廣寒的壞心，他深淺交替地刺激

阿米，同時按摩腫脹的陰蒂。 

「我、我哪有不開心──」阿米陷入無可自拔的漩渦，對於季廣寒毫無間隙的進攻無法招

架。 

「你明知我在說什麼。」季廣寒趁機又朝阿米的敏感帶下手，在她的脖頸又舔又啃，遺留

大小不一的瘀青，「畢竟你是阿米。」 

季廣寒設立最後一道坎，調整下半身的動作，加快兩人瀕臨巔峰的速度。 

在一次又一次的撞擊以及愛撫，阿米毫無察覺自己反倒成為獵物。她的眼角含著生理淚

水，在破碎的喘息中說出真心話：「我、我特想跟你一、一起出任務……！是不是我、我太孩子

氣了，才不、不相信我的實力──啊、等等，廣寒，那裡不行！」 



阿米隱約瞥見季廣寒的笑容，不同以往，這次是徹底地展開笑顏。季廣寒的嘴唇襲上她，

兩人的舌頭相互交纏。阿米捲起腳趾，在季廣寒的愛慾中高潮。 

  

完事後，季廣寒替阿米擦拭身子。平時話多的她卻一言不發，還躺回床上背對季廣寒。 

「阿米，是我過份了，對不住你。」季廣寒向阿米靠攏，冰冷的聲線蘊含溫和的安撫。 

「要不是我，你才沒有這甜頭可嘗呢！」阿米往牆壁挪動，拉開彼此的距離，「你可要記牢

了！」 

「那當然。」季廣寒伸長手，穩穩地抱住她，墨色眼睛注視著阿米紅著的耳根，悄聲道：「多

謝你。」 

這回不僅解除迷情蠱，連前些日子的勞累與苦痛也全沒了。季廣寒深深吸口氣，將他眷

戀的味道深深印在腦海。 

 


